
民间谏客熊伟

编者导语：熊伟————————湖北人，大学毕业后在湖北荆门热电厂当过工人，还有过近10101010年

的记者生涯。现居北京，是一名致力推动公民参与立法的民间学者，2005200520052005年成立新启蒙公

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他最关心、研究最多的是““““三农””””问题，用4444年时间完成了《村民委员会

选举法》立法建议稿，并一直努力推动这部立法建议稿能成为真正的法律。

熊伟在2005年底成为一个专业的民间立法参与者

熊伟的房间被十几个书架占据着,触目皆是书。他也以读书人自居,“除了读书,就是上

网。”这是他生活的日常状态。每年的全国“两会”前后,是他最忙碌的一段时光。他要不断在

网上与民意碰撞,思考,并将它们形成具体的建言,呈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

转化为议案与建议,完成一次民意与立法者的对接。

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熊伟在2005年底创办了这个民间机构,成为一个专业的民间

立法参与者。在此之前,他以媒体人身份践行这项事业已有7年之久。

热电工人““““不敢忘忧国””””

熊伟身上带有强烈的平民气质,圆头圆脸的他看上去有些憨直,微曲的头发未经打理,他

不太修饰自己的边幅。1990年,他毕业于湖北荆门职业大学政治历史专业,成为荆门市热电厂

一名普通工人。但他并不“安分守己”。



很多年以后,向记者回溯起自己似乎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他仍不知该做如何解释。“很多

人问我,我也不知是为何,大概就是一个朴素的想法:推动国家进步,每个人都会受益。”

1996年，这位内地小城的热电工人,开始写建议书。这份洋洋万言的建议书,提了包括“修

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印烟酒专用发票以控制公款消费”、“发行教育国债”、“三峡工

程要防止恐怖活动袭击”等二十多项建议。他先后邮寄了数次,内容略有修订。

万言书的标题,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这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相当执着,他又再写一

信说:如果不回信,我去法院起诉你。

熊伟没有起诉,因为他很快收到国家信访局的回信,上面说:依据归口责任原则,这些建议

都转交给了有关部门。

两年后,熊伟接触到了湖北省人大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表达出对熊伟的好感,并建议可通

过全国人大代表转交建言。通过这位朋友,熊伟认识了湖北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梁建国。这

是熊伟第一次接触全国人大代表,他把自己的一些建言整理给了梁建国。

梁建国之外,熊伟又找了几位湖北籍全国人大代表,他也尝试着搜寻外省代表。“那时找代

表极其麻烦。没有电脑,谁是全国人大代表也不知道,只有一个名字,连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

道。”熊伟说,他去图书馆翻看两会期间的报纸,将报道中出现的代表工作单位记下。除此之外

的另一个途径是,从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名录里,找寻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再通过114查询代表

的工作单位地址,邮寄自己撰写的建议书。

他记得,自己从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名录中找到7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一一写信,但只收到

两封回信,告诉他已把材料转给全国人大,其中一个还留了电话。这令熊伟相当振奋。

1999年,他决定自费随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坐火车进京,让自己的思考给更多代表知晓。

从分不清““““议案””””、““““建议””””开始

湖北代表团住在北京城的湖北大厦内,熊伟找了附近一个地下室安置了自己。他的任务

是,把自己的建议打印成册,交给尽可能多的代表,转化为全国人大议事堂内的文本。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议案’、‘建议’。刚开始,我把20多个建议混在一起,写了厚厚

一本,给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那位代表说:能否选几个递交。我说:最好是全部。我不知道,‘建

议’的规范是一事一议。”熊伟说。

1999年，熊伟见了不少湖北代表,还有七八个外省籍代表。他选择代表的标准是,他们来



自基层,非官员。这些代表给熊伟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较此后几届代表,他们更好打交道。

1999年于熊伟而言是重要一年。他第一次在皇城根儿感受两会的氛围,这一年,爱读书、

爱思考、爱写作的他也成了《湖北经济报》的一名采编人员,编辑“读书”与“文摘”版面。

他每一年的全国两会,仍然准时出现在北京城的地下室里,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和

代表资源。这样两地奔波的行程,在2002年终结,彼时他加盟北京《中国改革》农村版,开始有

更多机会深入农村调研。

熊伟与人大代表的合作,不仅局限在“两会”期间,也不只体现在政策与立法建言。他有时

会与代表一起,进行个案监督,2002年,他们曾一同去浙江调查村委会选举涉嫌舞弊事件,并把

一个被关押的村民“解救”了出来。有时在“两会”期间,他也与代表合作,就个案监督提“建议”。

人大代表个案监督,在中国仍存争议。熊伟也坦承,现在全国“两会”已经基本不再允许个

案监督了。

““““如果全国有500500500500个我这样的人””””

与人大代表的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有难堪的时候,譬如有一次,他接连给一位相识

的湖北籍全国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打电话,另外一个代表接过电话,斥责他总打电话影响代表

休息。

“要平常心,不要怕碰钉子,找100个代表,有10个联系上就够了。”熊伟说,“也有利用我的人

大代表,福建一位代表收到我的建言,说很好,还让我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但来京后却不愿见

我。有的代表专门打电话让我帮他写,见面后对我说:不要在外面说。”

其实熊伟非常低调,并不对外宣扬哪些代表与自己进行了合作,除非这个代表已非现任。

他有时表现得似乎过分谨慎,总担心自己撰写的建言,一旦曝光,就会在人民大会堂内受阻。

2007年的时候,熊伟花了很长时间,搜集到十届人大近3000名代表5年来所提的5000多件

议案的名目,自行做了统计,并对代表履职情况做了排名。他得出的结论是:有约2000名人大代

表5年间未曾领衔提出过一件议案。而前20名人大代表领衔议案的数量,占总数的70%以上。

去年全国两会之前,熊伟给六七十个基层全国人大代表群发了短信,大意是:十届人大有

2000人没领衔提过一件议案,希望今年你们能提议案,可以和当地人大及政府法制办联系,他

们或许可以协助你们。

“有人表示感谢。有人不理解。后来我碰到一位王姓代表,他说:你凭什么要把不提议案的



代表公布出去?知不知道这是我们人大代表的隐私?”熊伟说,还有一位人大代表,希望他能帮

忙“提供个议案”,在熊伟提供之后,又嫌过于尖锐,但后来她很不高兴地对熊伟说 :听说你要公

布不提议案的代表名单,是不是?两人的合作遂告终止。

这些小插曲并不影响熊伟的热情。总有一种被吸纳的感觉激励着他前行。“我印象最深

的是2001年,我与人大代表合作的两个意见被正式列为‘议案’,一个是关于修改刑法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的规定,一个是修改审计法。”在2001年,一个代表团一年也只有几十个议案,一个人

大代表给他打来电话,很兴奋地告诉这一消息:“很了不起,有很多代表好多年都没有列入正式

议案,你一年列入两个。”

更大的动作在2004年,他找到11个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提出关于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

法的议案。议案需30名代表以上联署,他共获得400多代表的签名支持。“这是全国人大就同

一主题议案提出人数最多的个案。”

熊伟沉浸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想象中,他为此践行,从未有过动摇。2005年,他退出媒体圈,

创办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不过,资金始终是困扰他的一个难题。“我付出更多吧,投入

了很多钱。我和人大代表合作,他们不会提供资金支持,我需要寻找另外的途径。”熊伟说,他

现在没有基金会支持,现在的收入主要靠参与北京大学一个土地研究课题组、在媒体发表文

章的稿费和朋友资助,但金额都很少。

虽然也对自己同道甚少而心戚戚然,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这种行为不具备可复制性。“如果

全国有500个我这样的人,结果会怎样?”他常常这样说,目光坚毅果敢。

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不需要你承担风险，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现在很多人是

非不分、善恶不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有些人觉得生活就是柴米油盐，我说一句不客气话，这是猪的理想。如果每个人只想着

柴米油盐，这个社会就完了。温家宝总理说人需要仰望星空，我想我最不缺的就是仰望星空

的能力。

对我来说，人生的成功就是推动公民参与立法。人人都像我这样思考，显然是不现实的。

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不需要你承担风险，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现在很多人是非不分、

善恶不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位卑未敢忘忧国

我觉得真正影响我这一生走向的不是父母，而是阅读。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他们

和我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就是过着有工作有家庭有小孩的人生，不像我，整天为国家的发



展想很多事情。

我从小就爱看书，在阅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有四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一本是

《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个外交官写的，讲述他外交官经历中了解的各国风俗人情和邮

票掌故；其他三本是成功者的传记，一本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一个企业家改革的故事，一本介

绍克莱斯勒创始人的创业故事，还有就是徐悲鸿妻子写的《徐悲鸿的一生》。这三本书讲的

都是如何创新、如何不断努力、如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给我影响很

大。

高中开始，我就想干一番事业。当时，我特别想挣很多钱，就能干很多事情，比如搞一

个行走全国的汽车队。大学毕业后，我在家乡的热电厂做工人，发着高烧还给工厂提合理化

建议，一手打吊针，一手写字。但厂领导没有什么反应。

1996年，我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书，题目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提出如何打击

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行为、三峡工程如何防止恐怖袭击、中纪委应该在全国设办事处等二十

多条建议，有一万多字。我连续投递了四次，都没有回复。后来我寄了一封信给这位领导，

表示再没有回应的话，就起诉他。我认为给中央领导写信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管他们

是否采纳我的建议，收到信都应该给予回复。后来我收到一封挂号信，说我的建议书已经转

给相关部门。我当时的确有点幼稚，如果我知道每天有这么多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就能理解

他们无暇给我答复。

我在热电厂的时候，自费订了20多种全国的法制类报刊。我对法律感兴趣，但并不想把

法律作为职业方向，以此挣钱，我只是想做一些推动国家进步的事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想

法和建议能够被政府采纳。我朋友说过，全国13亿人可能只有你在做某一个事情。确实，有

些事情除了我，是没有人做的。

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

当年，父母希望我回老家的热电厂做工人，原因很简单，热电厂的效益非常好。直到现

在热电厂还是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如果我没离开，应该和同事们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娶

妻生子，平淡地过一辈子——那就是另一个熊伟的人生了。

我肯定愿意选择做现在的熊伟。因为现在的我可以推动国家的立法，可以提出很多推动

社会进步的设想，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我现在活得更加充实，更加有价值。我当然不是为

了名利，如果为了名利，我早就去做生意了，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

我从热电厂辞职，到武汉做媒体，工作之余，想到了与人大代表联系，通过他们转达我

对法制建设的一些建议。我买了一本书，《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录》，按照书上公布



的资料，一个个给他们写信。六十多个人大代表，只有两个给我回复。有一些媒体的朋友质

疑我做无用功，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回应他们，事情是一步步来的，如果有的事情要用5年时

间去推，那么一切就从现在开始计时。他们的质疑从来没有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只是有

时会怀疑自己在做的东西是否有价值。

1999年开始，每年开“两会”我都会去北京，把我的有关立法的建议书递给一些代表。我

不光找湖北省的人大代表，还找别的省份的代表。有代表觉得我这个人很热心，提的建议有

可行性，就帮我介绍其他代表。我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慢慢地，和我合作提出议案的代表

越来越多，本届起码有上百人。我相信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是真心想帮人民说话的。

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比如说跟哪个代表联系、有哪些提案，轻易不说。我有很多秘

密，不会和任何人说。毕竟，推进立法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

生存问题我绝对不会担心

我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才到北京，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自己却没有收

入。经济窘迫的时候，父母、朋友都会支持我。朋友们每次给我几千元的支持，说不用还了。

我肯定不好意思，以后有钱了，肯定要还给他们的。

我一直不在乎钱。才来北京时，《中国改革》（农村版）的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说

只要你们真心为农民做事，我就愿意加入，钱多钱少不重要。我喜欢一群人在一起激情做事

的感觉。记得有次做版搞了一个通宵，根本不觉得累，早上结束工作走出办公室，阳光很好，

明亮地照在脸上。我想起了一句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照在我的心中。我当时和朋友说，

我的下半辈子是要交给农民的。

生存问题，我绝对不会担心，我个人所需的生活费用是很低的。一个月生活费不到1000

元，房租2000元左右，其他没有什么开销。我不会在北京买房子，只会租房住，但我对抑制

大城市房价上涨有一系列看法。唯一让我想多挣点钱的动力，就是我想让父母生活得更加幸

福。我想我可以去做一点文化的事情来挣钱，比如编书或者写作。

我至今单身，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吧，或者正好对谁有感觉的时候，我的事情太多了顾不

过来。有时在外面跑一圈，回来就怎么都不想动了。和事业比起来，个人问题总是可以放一

放的。养老问题？我不担心，我身体还行，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有规律又不打麻将。图什么？

最在乎的肯定是国家的进步。我现在成立了一个 NGO，可以申请经费。2006年开始，我基

本上在做NGO 的课题，世界银行给了4万多元，其他组织给了8万多元，差不多就这些。以

后每年申请一个课题，有10万元，这一年经费就够了。



男人之间，确实会比较，比谁的事业更成功，而不是把钱财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我觉

得公民参与立法能够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就是我的成功之处，因为我一直在呼吁公民参与立

法。如果能做到以宪治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到时候，

我肯定不想当官，我要退休，可以和朋友们去风景优美的山区隐居，或者去大学当老师。我

相信到时候，大学招募老师会量才而用的。

采访手记

在熊伟的描述中，他一天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与国家命题有关，他永远

在看书、思考，然后奋笔疾书，先天下之忧而忧。

据媒体报道，熊伟住在圆明园附近的红砖平房里，一个菜吃一整天。他到屋外上公共厕

所，在公共澡堂洗澡，生活拮据，不时需要朋友接济，可是他却有着丰富的藏书、丰富的梦

想和丰富的心灵世界。

现代社会，人们抱怨物质生活压力把梦想的空间逼仄到无限小的地界里，而熊伟给我们

展示了另一种极端的生活可能。这个务实到极致的社会，是需要一些熊伟的存在的。


